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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欢理论视域下互联网时代的中国民间笑话研究

赵经纬

(华中师范大学 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430079)

  摘 要:互联网时代,面对信息传播技术对传统文化传播方式的颠覆、大众文化的崛起和扑面

而来的多元文化形式,承载着民间话语的民间笑话,借助网络实现了内容和形式的更新。社会背景

的转变使民间笑话的主题、嘲讽对象与特征都有所转变,严肃性、对抗性逐渐减弱,娱乐性、对话性

逐渐增强;从口口相传的传统传播方式发展到以互联网和移动终端上的文字或音频甚至视频方式

传播,随着社会生活的多元化以及信息传播技术对时空的打破,笑话的内容和数量得到空前扩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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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从狂欢理论到民间笑话的狂欢精神

狂欢节源于中世纪欧洲的节日饮宴和游行庆

典。人们在特定的时间走上街头,走向公共广场,一
连数日,甚至数月,自发地举行复杂的表演和游行。
小丑、傻瓜、巨人、侏儒和有特别技能的人与兽纷纷

登场,宗教神秘剧和讽刺闹剧更增加了狂欢的气氛。
诙谐的表演更是少不了,它们讽拟严肃庆典(奖励竞

技优胜者、移交领地权、册封骑士,等等)的各种活

动,就 连 日 常 酒 宴 也 不 能 没 有 欢 聚 逗 乐 的

成分。[1](P6)

中世纪的狂欢节是全民参与的生命狂欢,它不

是一个人的节日,而是完全生长在群众中,牵引起每

个个体的共情符号。在狂欢节,民间生活与节日表

演融为一体,夸张的表演与诙谐的语言充盈着来自

民间的坚韧生命力量与心灵的欢喜与激情。同时,
狂欢节又天然带有一种颠覆性与抗争性,在狂欢节

的广场上,人与人之间失去了等级之分,一切社会制

度、规则的压迫暂时失效,老百姓甚至以各种戏谑的

形式对当权者和权威发起挑战与嘲讽。实际上,狂
欢节是中世纪等级社会的安全阀,显示出民间对于

自由世界的追求。

(一)狂欢精神的核心因素

诙谐是狂欢节的基本构成,也是狂欢精神的核

心因素。但诙谐不仅仅是快活和高兴的节日音调,
民间的诙谐因素通过贬低与降格的方式,将一切严

肃的、理想的、高雅的东西与物质—肉体下部相联

系,表现民间对于肉体生命的特殊感受和对社会恐

怖的抗争。民间诙谐与肉体下部的结合具有为崇高

降格的意图,把一切高雅的、精神性的和抽象的东西

转移到不可分割的物质—肉体层面、大地和身体层

面,把一切崇高的礼仪与仪式“贬低化、世俗化、肉体

化”。这种行为是对束缚和压迫人的,由道德、权威

所带来的社会恐怖的挑战,同时也显示出群众以笑

来唤醒新世界的意识。因此,民间视角的肉体贬低

实际上不是真正的“贬低”,而是将对方推入绝境,推
入绝对下部埋葬,以求得新生。肉体下部也不是所

谓的“糟粕”,而是民间对肉体生命的特殊感受。总

之,诙谐有两种含义,一是毁灭的否定含义,二是肯

定和再生的积极意义。
(二)巴赫金狂欢理论的精神内核

狂欢节在巴赫金的狂欢理论中成为一个寓言对

象,在对这个寓言的解读中,巴赫金特别强调与官方

世界相对抗的民间视角,强调活跃的下层文化对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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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上层文化的挑战,强调具有包容性、多元性的民

间文化、大众文化与单一化的官方文化、精英文化之

间的冲突关系。因此,巴赫金狂欢理论的关注点不

仅仅是民间狂欢节,更着力于对狂欢化的意识形态

进行阐释,暗含着“转型”的力量。
巴赫金认为,在意识形态狂欢化的过程中,往往

“出现众声喧哗的局面,出现多语现象和杂语现

象”[2](P70~71),而语言的杂多是文化的基本形态,也
是文化转型时期的根本特征,是社会各类意识形态

与话语体系形成的离心力对单一独白的中心权力话

语这一向心力提出的挑战。
文化转型时期的公共话语空间往往具有强烈的

狂欢特征,新的话语力量与僵化教条、失去活力的旧

有意识形态展开对话、交锋,力图颠覆旧有文化秩

序,产生新的意识形态。“包容大量彼此对立、相互

冲突的情感冲突和价值取向,而不将之提纯精炼为

一种单一、‘纯正’的意识形态”[3]的民间文化,就是

转型时期的重要对话力量。因此,在文化转型时期

的公共广场上,民间文化声嘶力竭地为自己争取地

位和话语空间,为自己争取一席之地。
巴赫金在狂欢节的民间诙谐因素中挖掘出来自

民间的两个核心意图:一是对话,赞美自然力量与生

命原始美,打破独白式的社会话语中的禁忌,表达来

自下部世界的审美、需求和人向自身的回归,寻求更

加开放多元的话语空间;二是对抗,以贬低和降格的

手段对抗来自官方的恐怖力量,消解极端、一元的话

语权威,寻求意识形态上的更替重生。

1.对话

转型时期众声喧哗的公共广场上,权威话语失

去其权威地位,不同话语力量得以平等对话,构成了

意识形态狂欢化的文化和审美意义。“巴赫金主要

想描述一个文化和审美的公共空间,在这个空间中,
大众的文化需求,即日常生活的美满幸福、感性欲望

的充分满足等,可以得到实现。”[4](P7)无论是赞美生

与死、更替重生精神和自然生命力量的民间文化,还
是追求感官愉悦、充满“低俗”与嘲弄笑骂内容的大

众文化,甚至是具有鲜明革命性与现代性的精英文

化,在公共对话空间里都试图放开手脚,与高高在上

的权威文化争夺一席之地。

2.对抗

语言杂多的离心力导致权威话语逐渐解体,必
然也导致中心意识形态的解体或者弱化。因此,转
型时期的意识形态狂欢化在其蕴含的文化与审美意

味以外,还具有鲜明的强烈的社会政治意味,具有来

自下层坚定的话语立场与政治诉求和试图将现行文

化秩序“一举翻转过来的愿望”和“更替的激情”。新

的话语和观念在上下阶层文化的对话和碰撞中生

成,因此,来自下层的声音往往孕育着社会更替重生

的新的因素。
实质上,在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中,对抗本身就是

对话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民间力量与上层权威的对

话。而本文取“对话”的狭义内涵,意指在公共话语

空间中,民间对自由生命、自然力量的追求以及下层

民众意愿需求的表达。
(三)民间笑话的狂欢精神

笑话是民间狂欢的重要表现形式,以民间性、简
短以及诙谐为主要特征。民间笑话是全民的笑,它
包罗万象,题材广泛,对象甚至包括嘲笑者本身;笑
话的语言往往具有一定的粗鄙性,充斥着亵渎、恶
搞、戏耍、破坏的色彩,常见各种方言俚语、骂人话、
性语言和过度夸张的用语,迥异于含蓄优雅的书面

语言,以密集的诙谐性因素表现来自民间的狂欢精

神。虽然笑话使民间世界呈现出轻松愉悦的一面,
但是这种欢乐是具有相对性的,因为民间的欢乐往

往建立在对抗社会秩序的基础上,民间笑话的诙谐

源自一种生活的痛苦与无奈,是“缺乏话语权的民众

以戏谑的方式表达生存的荒诞感”的方式,因此,在
这种戏谑嘲弄中蕴含着深刻的民间疾苦,具有笑中

带骂的双重性。民间笑话作为民间故事的一种形

式,在反映民间生活的同时,具有心理宣泄功能和娱

乐功能。一方面,以狂欢式的笑排解生活的痛苦与

无奈;另一方面,以戏谑与讽刺的笑冲击秩序与规

范,对社会、人性阴暗丑陋面和荒诞性的揭露往往不

遗余力。
马克·吐温说:“幽默是痛苦的产物,天堂里没

有幽默。”在民间笑话中存在大量平民大众对苦难生

活的控诉。弗洛伊德认为,人的群体生存方式以及

人类文明是建立在对个人自由、欲望的限制和对本

能的压抑上的。但是被压抑的情绪并不会因此而消

失,它们总是积极寻找各种各样的机会、场合,以适

当的形式表现和发泄出来。[5](P25)民间笑话就是人们

试图摆脱现实重负、战胜内心恐惧的一种心理宣泄

方式,是一种被压抑的生命本能,因此,在民间笑话

的笑声中,平民大众的内心真实被毫无保留地展露

出来。作为一种本能冲动的情绪宣泄,民间笑话的

狂欢精神还体现为其对社会伦理道德观念的忽视和

对现行社会黑暗现象的质疑。笑话的传播需要一个

“纯自然”的精神前提,正如西方世界的狂欢节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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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权威与秩序暂时失效一样,在不受任何外界束

缚压迫、身心放松的环境下,民间笑话才可以听和

讲。因为笑话的娱乐效果相当一部分是在对各种社

会腐败现象和人性黑暗面的讽刺中,对生活不满情

绪的宣泄中,甚至是对伦理道德和社会规则的挑战

中呈现出来的。
伯格森的“僵化相械说”认为,“我们不能不把社

会看成一个有生命的东西,如果有那么一个形象暗

示我们社会化了妆,成了一个假面舞会,这个形象就

可笑了。当我们在活生生的社会表面看到存在着惰

性的东西、刻板的东西、造作的东西的时候,上面这

种暗示就产生了。这还是一种僵硬,它和生命内在

的灵活不相调和。”对民间笑话而言,这种僵硬的东

西、与生命内在的灵活不相调和的东西,就是压抑本

性的道德环境与僵化的社会秩序。在文化转型时

期,这种与健康生命相违背的社会环境僵化问题更

加突出,来自民间的对话与反抗力量更加强烈。并

且,相比在单一话语权威控制下的僵化社会,在转型

时期这个多元话语活跃的巨大“对话广场”上,来自

下层的声音更加丰富有力。因此,通过民间笑话,我
们能够从文化转型时期中下层社会敏锐的反应中发

掘出民间生活的真实面貌和平民百姓的精神世界。

  二、从互联网时代的转型到中国网络民

间笑话的狂欢特征

  20世纪末,随着社会开放和经济的繁荣,文化

也开始转型,民间文化精神与大众文化的需求空前

活跃,民间审美趣味和大众的乌托邦理想逐渐得到

承认和延伸,去严肃化的大众文化将精英文化边缘

化。民间笑话作为民间狂欢精神的重要表现形式,
同时也是底层社会文化天然的晴雨表和民间生活中

最敏感的神经,在文化转型时期尤其活跃。在互联

网广泛运用的当代,大众文化利用发达的信息传播

系统建构了一个虚拟的、高度开放的、充满狂欢精神

的“自由对话广场”,平民大众大规模地参与到对话

的公共空间中来,取得了更大的发言权,民间的文化

需求和表达愿望得到实现。民间笑话在大众文化序

列中也取得了新的呈现形式———网络段子。网络段

子是比笑话内涵更广的一种民间表达形式,它以网

络笑话为中心,还包括各类网络留言、小短文和人物

语录等形式。尽管有些不是很幽默,但具有强烈的

讽刺性和解构特征,发人深省。网络段子依靠廉价

便捷的新媒体终端,迅速成为大众情感与意愿表达

的新出口。依靠新的传播方式,民间笑话活跃在互

联网民间世界中,其数量、呈现方式、内容广度和狂

欢特征与传统笑话相比都发生了空前的变化。
中国民间笑话作为源远流长的民间语言艺术,

在不同历史时期延续着其表达民风民情民意的重要

职能,是平民大众增添生活娱乐的重要方式和宣泄

情感的有效出口,也是讽刺世情和对抗独白式话语

权威的重要途径;同时,民间笑话特殊的诙谐因素,
为公共话语空间保留了来自民间的自由审美需求,
保留了大众对自然生命力量的追求。网络段子是大

众文化娱乐性的集中表现,是狂欢精神在互联网最

突出的表现形式,它延续了民间文学集体创作与集

体传播的特点,对民间生活和社会公共事务给予及

时的关注。民间笑话依附于网络段子的大众狂欢序

列中,以一种对抗姿态针砭时弊,消解一切传统、权
威,或是宣泄现实的苦恼,持续传递来自民间的民风

民情民意和大众的需求,是公共话语空间中来自民

间的对话窗口。但互联网时代的民间笑话与传统笑

话相比具有以下特点:其一,社会背景的转变使民间

笑话的主题、嘲讽对象与特征都有所转变,严肃性、
对抗性逐渐减弱,而娱乐性、对话性逐渐增强;其二,
从口口相传的传统传播方式发展到以互联网和移动

终端上的文字或音频甚至视频方式传播,随着社会

生活的多元化以及信息传播技术对时空的打破,笑
话的内容和数量得到空前扩充。

(一)主题与特征的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一路高歌猛进,人民对

生活有了更高的需求。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更是为

大众打开了一扇天窗,营造了一个人人可以发声并

被围观的“狂欢世界”,空前激发了平民百姓表达意

愿和心声的欲望,为“民声”提供了对话空间。在匿

名的网络民间话语空间里,社会发展进程中制度不

健全导致的一切社会问题、一切人性的丑恶面、一切

令人看不顺眼的行为都可能被民众审视,并以下里

巴人的语言和嬉笑怒骂的态度在网络上“晒”出来,
引发民间的网络集体狂欢。在这种环境下,民间笑

话“反抗”和讽刺的对象由传统民间笑话重点关注的

官方话语逐渐转向社会公共事务或现象,对抗性、严
肃性逐渐减弱,对话性、娱乐性逐渐增强。

首先,网络笑话对社会公共事务表现出强烈的

关注热情和表达热情,主要表现在用戏谑与讽刺对

专家、官员等话语权威发起挑战。例如《蜘蛛的听觉

在脚上》:
为证明蜘蛛的听觉系统长在蜘蛛脚上,专

家做了一个实验。先是把一只蜘蛛放置在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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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上,然后专家站在一边,突然冲着蜘蛛大吼了

一声,把蜘蛛吓跑了! 然后,专家又手忙脚乱地

把这只蜘蛛抓了回来,把蜘蛛的脚全部割掉以

后,再冲蜘蛛大吼一声,蜘蛛果然纹丝不动了!
于是专家发表论文,证明蜘蛛的听觉在脚上。
这则网络笑话讽刺了当前被戏谑地称为“砖家”

的某些专家权威的荒诞,显示出民间话语对于权威

的解构热情。
其次,网络笑话对社会现象、民生问题和人性丑

恶的讽刺也不遗余力,民众本身也成为了被嘲讽的

对象,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大众生活中的种种忧患。
民间笑话仍然担负着民众心理宣泄和娱乐的功能,
在笑骂声中最能看到民间大众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二)传播方式与内容的更新

当前网络笑话的集中平台、传播方式和形式对

传统民间笑话口传方式具有颠覆性。目前,在手机

应用市场可下载的段子笑话专门APP超过100款,
其中热门APP有“内涵段子”“糗事百科”“爆笑段子

社区”等,而在“今日头条”“腾讯新闻”“凤凰新闻”等
客户端中也有专门的段子、笑话板块。除此之外,网
络笑话还集中在微博、微信、QQ等社交平台。民间

笑话也从口头语言表达转变为文字、图片甚至视频,
在网络上传播,填充民众的碎片休闲时间。

互联网时代,技术手段颠覆信息传播的速度、广
度空前提高,这使得民间笑话的内容更显即时性以

及和社会现实联系的紧密性,因此,当代互联网背景

下的网络笑话更新了许多从未出现过的内容。一些

不良社会风气、行为在网络上的曝光传播迅速引发

民众创作大量笑话、段子,掀起网络狂欢和社会讨

论。例如,《儿女在朋友圈里最孝顺》表达了对当前

人们过于依赖网络现象的讽刺:
网上孝子真是多,可惜爹妈不上网。

再如《摸手机》:
听说每个中国人平均每天都要摸手机150

次,我笑了:怎么可能? 明明就只有一次———睁

眼拿起,闭眼放下。
当下,网络已然成为民间世界的重要表达阵地,

这些别具时代特色的笑话,以多样的传播方式和平

台丰富了民间文化的内涵,也提高了公共话语空间

中民间话语的地位。

(三)网络笑话与新狂欢节的形成

网络笑话形成了网络民间狂欢节,这是民间笑

话在当代出现的一个独特现象。一些特殊事件或活

动节点(如“春晚”“春运”)、固定时间发生的新型民

俗节日(如“双十一”购物节),已经成为了网络笑话

狂欢的固定时段。例如,每年除夕,人们已经形成了

边看春晚,边用手机吐槽春晚的过节模式,不少网友

甚至认为“吐槽春晚的段子笑话比春晚好看多了”。
再如,每年“双十一”购物节,有些年轻人一边争分夺

秒买买买,一边在微博上吐槽各种“剁手”段子。
这类高度娱乐化的网络笑话已经成为了民众生

活的一部分,参与度高,影响范围广,极易引起共鸣。
实际上,当前网络笑话所承载的相当一部分娱乐性

因素,仍来自于民间大众在压力巨大的生活中、高度

紧张的工作中必要的心理宣泄,来自于被社会规则

压抑的民间心声的呐喊。

  三、结语

文化转型时期,面对信息传播技术对传统文化

传播方式的颠覆、大众文化的崛起和多元文化的冲

击,承载着民间话语的民间笑话借助网络实现了内

容、形式的更新,在多元文化对话的公共空间里呈现

出对抗性、对话性与娱乐性并存的特征,在文化转型

时期显现出了民间活跃的狂欢力量。因此,应重视

民间笑话中狂欢的声音,它不仅传达着来自中国广

袤大地上“根”的声音,也为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的发

展提供了社会真实的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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